
在城里，而今遍布着我老家的乡亲。曾经，我与
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贫寒岁月中，与村里人的关系
不冷不热，就如一群栖息在同一个林子里的动物，往
往为食物发生争斗，乃至发生流血事件。乡人们也
一样，匍匐于一块土地上艰辛求食，也常常为了土地
上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所以乡人们之间的来往，往
往有着相互戒备与提防。

18岁那年秋天，我在城里谋得了一个饭碗，在乡
人们眼里，还是铁饭碗。离开村子前夕，我妈宰杀了
一只羊、两只母鸡款待村上乡人。堂伯帮我理了一
个宴请的乡人名单，我挨家挨户去请，带着小心翼翼
的神情与谦卑姿态，仿佛我不是去请客吃饭，而是去
找他们借钱。被请的大多数乡人都来了，宴席上，乡
人们吃饱喝足，饱嗝声声。席间，一个乡人半醉神态
来给我敬酒：“在城里单位好好干啊，千万不要成为
贪污犯坐牢里去了。”众人大笑。乡人这样嘱托我，
因为村子里是有先例的：有一个乡人，在城里一家单
位是一个负责人，就是因为贪污罪判了刑。

进城后，我对老家有着复杂微妙的感情。每次回
去，我都尽量不打搅乡人，与他们保持着恰当距离。

到了一定年纪后，我发现自己对故土的消化，是
没有一个强大的胃。等我的胃，像吃红薯一样把对
故土上发生的一切消化吸收以后，我对故土老家、乡
人们也有了足够的理解力与包容量。

那年，老家村子因为一个重点工程而整村拆
迁。首先通知我的，是乡人宋大叔。宋大叔是老家
村子里的老会计。宋大叔这样对我说：“快回来，快
回来，再不回来看一眼，就全没了。”

我赶回村子，看到轰鸣的挖掘机如怪兽一样伸出
巨大手臂，扑向房屋、树木、老井、渠堰、池塘，烟雾阵
阵中，老家绿浪滚滚的土地化为废墟。我看见，一头
老牛突然发怒一般冲向昂叫着的挖掘机，它似乎是要
捍卫自己的家园去与这头怪兽搏斗。一棵皂荚树被
挖掘机连根拔起，一个乡人摸着倒下的树身，双腿直
颤，嘴里喃喃，眼噙泪花。乡人见了我，扑过来抱住我
抽动着身子，我听他说：“我也要跟你一样进城了。”

被拆迁的乡人，实行的是货币安置。那些日子，
我陆陆续续陪乡人们进城看房。在城里马路上，乡
人们倾斜着身子，主动给城里人让路，他们的步子，
当然没有在乡里田园山野上那样稳稳地踩住。大多
数乡亲们通过商议，决定还是在一个开发的小区买
房，这样相互间有个照应。

乡人们搬家时，小区楼道、家里阳台上，堆满了从

乡里带来的锄头、镰刀、
斧头、簸箕、撮箕、筲箕
等农具，其中还有人
带来了风车和石磨，
这些农具几乎伴随
了他们大半辈子，他
们舍不得扔掉。一
些乡人还说：“等哪天
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这些农具说不准还有
用得上的地方。”

乡人们带来的这些
农具，影响了小区卫生环
境，社区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苦口婆
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是城市，
大家要爱护公共环境啊。”终于被说
服，带到城里来的农具被乡人们分
送到乡里亲戚熟人家，不过其中一
些还是被藏进了自家房屋。

这些年，我时常到乡人们居
住的小区闲逛，与三三两两的乡
人们聊上几句，也觉得心里舒
坦。有天，乡人们邀约我到他们
居住楼栋的屋顶欣赏种植的蔬菜
瓜果。不少乡人在屋顶花园里种
了葡萄，还有南瓜、冬瓜、丝瓜、茄
子、番茄、玉米、辣椒、小葱、芹菜，
简直是把从前乡下的庄稼地搬到了
楼顶。乡人们把这些阳台上收成的蔬
菜瓜果，相互之间派送。有一天，那个嘱
托我不要贪污的乡人，吭哧吭哧抱来一个滚圆的老南
瓜送到我家。我凝视着这个乡人远去的佝偻身影，突
然想冲上前去深深地拥抱一下他，喊他一声“老乡”。

乡人们后来告诉我，这些种在屋顶上的瓜果蔬
菜，用的都是老家的土。一年之中，他们相互邀约去
老家取土，重点工程竣工后，老家还留了一些地种了
果树。

我吃着这些老家土里孕育出的食物，老家山水又
打开了我的胸腔，浸润着我的肺腑。我发现，老家的土
地，一直收纳着我的皮囊与灵魂。在秋天的“中国农民
丰收节”里，我想与城里的老乡们，坐在楼顶的菜园瓜藤
中，悄然隐身到故园的那一片青葱山水中。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2019年9月23日，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长江三峡（梁平）
庆祝活动，在梁平区成功举行。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平草把
龙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仪式。

该草把龙总长203.19米，制作时间58天，全程参与制作工
人共126人。草把龙共111节，其中龙头龙尾各1节，龙身109
节。其材质精选梁平百里竹海寿竹、斑竹作为内圈，采用优质
稻草细心编制，通过焊接将龙头、龙身、龙尾连接起来，构筑成
这条蜿蜒的田间巨龙。

梁平草把龙，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目录，贺志灿是传承人，也是申吉纪录的主要制作人。那
么，梁平草把龙是如何产生、传承的呢？笔者采访了他。

神龙

梁平区礼让镇，在县城西北方向十五公里。这里就是草把
龙的发源地。

相传，一千多年前，梁平境内历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
是后面几年炎热的夏季干旱无雨，田地开裂，河水断流，庄稼颗
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祈求水龙王降下大雨，滋润禾苗。当地百姓用
稻草扎成草把龙，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请来道士设

坛祈雨。村民把猪头、水果等供品摆在案几上，燃
香点烛，烧钱化纸。道士手持宝剑比划，率百姓
虔诚拜跪东、南、西、北水龙王。

百姓的诚意感动了上苍。突然，乌云四
起，烈日隐去，一条形似草把的水龙随即腾空
而起，在天上翻云吐雾。霎时风起云涌，电闪
雷鸣，大雨倾盆。草龙翻滚一阵之后，一头扎
进了礼让川西河坝，融入滚滚龙溪河中。

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深信是上天
显灵，神龙下凡。于是，祈雨队伍浩浩荡荡向
着草把龙腾飞的方向寻去。当来到现在的礼
让镇西山脚下，发现两个上下间距不足5米的
奇怪洞口。上面洞口喷出一股凉风，下面洞口
喷出清清泉水，好像一条卧龙在这里呼风唤雨。

从此，“擎龙祈雨”这一具有巴渝特色的民
间风俗就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扎龙

草把龙的扎制有独特的讲究。它由龙头、龙身、
龙尾组成，全用稻草捆扎。龙身的每一节像是一个
个草把，特别是龙头和龙尾不用其他材料做骨架，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龙头、龙尾以及龙身每一节
的腹部均固定一根竹棍作把手，长一般1.5米，供
表演者掌握和挥动。龙的大小和长度可根据表
演人的喜好和人数来确定。

通常龙头龙尾扎在一起呈“之”字形，因此
玩舞起来龙头始终高高在上从不低头。龙头
在整条龙的气势和灵性上起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龙头也决定要完成动作的快慢和方向。

龙身呈圆柱形，在龙头的带领下，每一节
保证动作协调连贯，线条圆润流畅，将龙头信
息无折扣地传递至龙尾。龙身的节数决定龙

的长短，常见的龙有9节、11节、13节、15节不
等。除龙头龙尾外，每一节的直径在30厘米—50

厘米，长度在40厘米—60厘米，每一节用四根等距
麻绳相连，每节之间的中心间距为6市尺（龙头和第二节中心
间距为7市尺），间距之间有两个竹篾条编制的竹圈撑绳。

龙尾要求必须保证龙身动作的连贯和协调性，与龙
头交相辉映，始终摇头摆尾，体现龙的灵气……

舞龙

草把龙的扎制是一个技术活。而草把龙的表演也
不简单。其形式多样，姿态繁多。有举龙、端龙、拖
龙、顺盘龙、反盘龙、龙咬尾、龙翻身、龙跳水、拜四方、
破龙门、穿八字、排山倒海等等。

表演场地随意，可以在街道上边走边舞，也可在
舞台和院坝表演。

在舞龙的过程中，龙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龙尾
和二节子。要求队员配合默契、动作协调、规范统一。每个人

手持一节，掌握好步伐的整体性、灵活性。动作需软中带硬，轻盈
灵活。舞步则要刚柔相济，虚实结合。充分体现出龙的灵气与美感。

祈雨仪式中，草把龙时而向群众逗趣，时而盘旋腾飞，众人
向龙身洒水，游龙戏水的场面热烈而欢快，整个场面声势浩
大。草把龙和百姓之间，形成一种完美的互动。

祈雨仪式结束后，将草把龙设坛供奉三年。三年后由新的
草把龙替换，并将原来的草把龙焚烧化为灰烬，将灰撒向龙溪
河，意为龙归大海。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草把龙祈雨的民俗也融入广大群
众的娱乐活动中，成为喜庆丰收、欢度节日必不可少的民俗活动。

草把龙是一道属于乡村的风景，为乡村增添了文化韵味和
精神愉悦。它如乡民们祈求平安、丰
收、团圆的愿望一样质朴、纯净，让
悠远绵长的乡风乡情在炎黄大地
上，源远流长地蔓延开来。

（工作单位：重庆
市南岸区政协）

一
周末陪孩子上课，回家已晚，家人都没吃饭，又

不想回去再做，便在饭馆订了些餐。提在手上一大
兜，快步走进小区，想着尽快回到家。路灯微亮，走
到转角下台阶处，迎面上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保
安。他见到我，满面笑容，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提那么多呀！”
“噢，是的。”我用同样的热情回应他。
因为曾多次在小区内相见，他常主动打招呼，自

以为他一定熟识我。
我们擦身而过。我听到他还在继续与我说话，

但我已走过好几米远，没听清楚。尽管我们的对话
并无实质意义，且我也不想耽搁太多时间，但还是不
想以不礼貌的方式结束我们之间这次相遇。我转过
身站住，有些愧疚地说：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今天起码送了几十家了吧？”他也停住，重复了

前面所说的话，依然满脸是笑。
我听清了，瞬间愣了愣，随即马上反应过来。他

把我当外卖小哥了。
“噢！我给自己送的。”心里略微有些不悦，有些

没好气。
“啊！哈哈哈！”保安笑声中夹带着一点尴尬，

“我以为你是送外卖的，呵呵……”
我也呵呵了一下，本想调侃调侃他，转念又作

罢，心想既然他能把热情与微笑无私地给予他人，包
括不是服务对象的陌生人，又何必计较是否真正认
识我。再说，难免自己也会有眼光不济之时。

二
仲夏的一天，我从单位去附近邮局兑换一张

金额不大的稿费单。天气酷热难耐，树木全都
无精打采，我不敢耽搁，力图快去快回。

从邮局出来，疾步往回走。路上极少行人。
刚走上一座人行天桥，就看见对面走来三个年轻
人，到桥头岔路位置即停住了，似乎对前行路线产
生了分歧或疑惑，细声讨论着踟躇不前。我走近，
发现他们原来是房屋推销员，手中拿着厚厚一摞新
房售卖宣传广告。从面容看，我估计是打暑期工的学
生，即使不是学生，至少走出校园不久。他们见我走
近，一小伙表情略带羞涩，用重庆人惯有的与陌生人打
招呼的方式叫我：“老师，要不要了解一下……”

未等他说完，我即打断，“哦，不用了。”
天气实在太热，我没有一点耐心与兴趣停留和啰

嗦，脚步未停继续快步向前走。
小伙子停住伸向我拿着广告宣传单

的手，尴尬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
另两位站在一旁，一言未发。

我走远十余米，一想几张年轻的面
孔并不令人讨厌，这么热的天气下跑业
务实在让人怜惜，有些后悔生冷地拒
绝了他们。这怜悯一部分出于对他们
冒着酷暑不辞辛劳的同情，一部分来源
于自己的感同身受。我转过头看了一下
他们，只见三人刚离开我们相遇的位置，
似乎仍有些对路线犹豫不决，不过很快又
定下了决心，沿着我来时的路走下天桥，不
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围栏挡板中。我知
道那一片区主要是拆迁安置房，有小区但居
住比较分散，大片区域还是工地，不论成熟度
还是人气都很不足，加之时值中午，不说推销
出成绩，能否遇上几个人都是未知数。我更加
后悔自己之前不由分说地拒绝他们，一度想

返回叫住他们，又转念一想，年轻人吃点
苦也未必是坏处，遂止住了念头。

（工作单位：重庆市江北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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